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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博物馆学”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法国，其演变与公共博物馆的不同历史

阶段，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及共和政体的基础密切相关。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研究的传统逐渐形

成，这得益于那时的很多作家、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著名从业者，这些先驱人物也在各种场合被

缅怀、纪念。本文首先介绍法国社会中博物馆学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次，考察博物馆学研究发

展和传播的不同场所和方式，即传播博物馆学思考的机构、实验室、科学出版物或大众科学期刊。

最后，概述博物馆学在不同的机构和学术著作中呈现的连续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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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term “museology” as we know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18th century France, and 

its evolution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public museums, especially their 

Revolutionary and Republican found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French tradition in museum studies is 

subsequently linked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works of writers, aesthetes and historians, as well 

as famous practitioners, who were commemorated on various occasions. This paper will firstly present the 

various stages of museology’s history in French society. Next, it will look over different places and means 

of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museological research, namely institutions, laboratories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or popular scientific journals which disseminate museological reflections. Finally, the successive 

configurations of the discipline, in its diverse institutional and scholarly writings, will be out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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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方法深深植根于历史之

中，作家、研究员、知识分子和管理者对其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博物馆学”一词的

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其演变与公共博

物馆的不同历史阶段，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及共和政

体的基础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引起

了一系列过激行为和社会动荡，这些事件及其引发

的反应，特别是关于共和国博物馆合法性（或非法

性）的争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唤醒了关于记忆

问题的政治对抗和冲突，并在法国遗产界留下了印

记。由于大多数法国博物馆都起源于大革命时期，

因此它们在整个19世纪都受到了共和派如何对待

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影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种

“博物馆恐惧症”便已出现。它指责博物馆加剧了

文化根基的瓦解，甚至对文化进行了可耻的防腐处

理。相反，博物馆的支持者却热情地赞扬它们的有

用性。当时的博物馆界就有了一些态度坚决的敌

人，他们希望即使不能让博物馆消失，至少也要把

它们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1]。

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研究的传统逐渐形成，这

得益于那时的很多作家、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著名

从业者，这些先驱人物在各种纪念和庆祝活动中被重

新缅怀。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国家遗产和机构

所蕴含的民主潜力为名来支持博物馆，进步主义运动

便是典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民阵线时期的

相关运动[2]。战后不久，一些研究员致力于恢复当代

创作与艺术博物馆之间断裂的纽带，让博物馆——不

仅限于巴黎的场馆——展示20世纪艺术大师的作品，

而此前这些艺术大师往往因这些机构过于学术化，一

直处于被忽视或边缘化[3]的境地。在安德烈·马尔罗

（André Malraux）执掌文化事务部时期，“遗产”

一词正式出现，但直到“遗产年代”（1980—2000

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新的机

构术语、思想环境密切相关，比如新博物馆学的出

现和法国理论的影响[4]。其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写过一篇关于博堡效应的文章，批

评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总统大力

推动建设的博堡中心和新现代艺术博物馆 [5]。米歇

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7年的一次演讲中

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这一演讲内容直到1984

年才正式出版。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这一概念逐

渐成为全球博物馆学文献中的通用理论[6]。吉尔·德

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哲学概念“块茎”也影响了对档案和遗

产形式的思考[7]。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通过参与展览和解构某些博物馆形态而发表了一系

列见解深刻的评论[8-9]。更广泛地说，蓬皮杜中心出

版的《横贯线》等期刊对博物馆学相关主题进行了

一系列思考，吉尔贝·拉斯科（Gilbert Lascault）、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和路易·马林

（Louis Marin）在该期刊发表了关于乌托邦空间、遗

迹及其遗产化、展览和艺术收藏的文章。由此可见，

法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发展，植根于由各领域学者持续

深耕、并深受各类学术期刊影响的知识背景中[10]。

本文首先介绍法国博物馆学的历史演变；随后

考察博物馆学研究发展和传播的不同场所和方式，

即传播博物馆学思考的机构、实验室、科学出版物

或大众科学期刊；最后概述博物馆学在不同机构和

学术著作中的连续性变化。

二、法国博物馆的古典世纪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

在博物馆学领域，法国堪称典范。博物馆学的

这一定位，源于不同学术思潮的交汇影响，也根植

于法国博物馆的独特发展语境——民族国家的概念

对博物馆机构的定义、地位、藏品和研究员产生了

影响。因此，回顾博物馆学的历史状况，需要考虑

博物馆整体的发展历程，并进而考虑那些深刻影响

后来关于遗产概念的更广泛的争论。

卢浮宫学院的成立可追溯到1882年，即甘必大

（Gambetta）政府时期。作为一所“博物馆管理学

院”，其旨在培养未来的研究员；同时，作为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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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和艺术史实践学院”，其目标是“在考古学

与艺术史领域，构建一套兼具实践性、理论性与思辨

性的教育体系。这种以实证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可以

从对国家收藏、保存的古迹的学习和理解中产生”。

学院的创始人和后来的院长路易·德朗肖（Louis 

de Ronchaud, 1816—1887）认为：“教育将催生保

护意识，正如保护意识源于收藏行为。”[11-12]博物馆

实务教学始于1927年，由加斯东·布里埃（Gaston 

Brière）负责，其内容包括现代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的

历史、博物馆的组织、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角色、藏品

的维护、修复和保护、新建筑的建造、社会和教育因

素等①。在马德里博物馆学会议上，卢浮宫博物馆的

一些优秀研究员在理想的博物馆建筑领域提出一些主

张 [13]。博物馆学一词于1949年出现在课程中。作为

勒内·于格（René Huyghe）的助手，日尔曼·巴赞

（Germain Bazin）发起了博物馆学讲座，并在后来

（1951 年）成为了卢浮宫绘画部的主任②。巴赞对博

物馆学怀有双重兴趣：作为一名研究员，他渴望重构

艺术品的情境；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他执着于自己

学科的历史——除“博物馆的历史”[14]外，还开设了

“艺术史的历史”课程[15]。

根据安德烈·马尔罗的说法，文化事务部的成

立是法国博物馆体制的重要转折点。他关于博物馆

的观察十分有名：

我们的文明是首个认识到普世的人文主义、并

试图建立普世的人的概念的文明。与希腊人通过创

造英雄或神圣典范的方式不同，我们是研究成功文

明中最深刻的因素。我相信博物馆是产生文明概念

的场所之一[16]。

然 而 ， 博 物 馆 并 非 其 时 政 府 的 优 先 事 项 。

20世纪80年代法国博物馆的领导人雅克·萨鲁瓦

（Jacques Sallois）③强调了这一悖论：“出人意料

的是，马尔罗对文化之家和生活剧场的热情超过

了对博物馆的热情，尽管博物馆的艺术品令他着

迷。” [17]文化事务部接管了以前属于其他部门，特

别是教育部的部分行政和职责，但其新任务的划分

有些武断，预算也有些荒唐。作为一位公务员兼历

史学家，文化事务部遗产局的第一任局长克里斯蒂

安·帕坦（Christian Pattyn）强调，文化事务部是

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成立的：荣誉很多，资源很

少” [18]。因此，该部非常脆弱。1981年，随着社会

主义者雅克·朗（Jack Lang）入主文化部总部瓦卢

瓦街，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如此，1963年法国出台了国家博物馆研究

员新的行政任职标准，研究员必须获得学士学位，

并且完成为期18个月的博物馆实习。虽然这为他

们的知识形成建立了一个新的参考框架，但公共雇

员的数量仍然有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卢瓦克·加

德洛热（Loïc Vadelorge）所说：“直到1964年，

法国博物馆只有131名具有不同地位的正式‘研究

员’……到1969年，研究员数量增加到169人……但

在1983年之前，其成员不超过200人。” [19]尽管如

此，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博物馆学无疑是世界上最

具影响力的博物馆学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卢浮宫学

院的教育和巴赞在该校教学的成果，即《博物馆时

代》[14]。正如汉斯·胡特（Hans Huth）在1968年所

言：“卢浮宫学院是唯一一所为博物馆学领域的学

生提供全面教育课程的学校。”[20]

①   更广泛的内容参见VERNE H. L’École du Louvre, 1882-1932[M].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u Louvre, 1932. THERRIEN L. 

L’Histoire de l’art en France, genèse d’une discipline universitaire[M]. 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98。

关于当前研究员职业化的讨论参见PASSINI M. Le métier de conservateur: la construction transnationale d’une nouvelle figure 

professionnelle dans l’entre-deux-guerres[J].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2015, 21: 149-168。

②   关于术语，参见AQUILINA J. Muséologie et muséographie: la Tour de Babel ou les origines de la confusion[J]. Muséologies: les 

cahiers d’études supérieures, 2009, 4(1): 42-61。

③   萨鲁瓦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博物馆的负责人，参见CORNU M, FROMAGEAU J, POULOT D. La loi musées[M].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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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法国的一些研究员在领导国际博物

馆协会的过程中承担了许多责任，特别是在与博物

馆理论——即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ière）所说的博物馆学[21]——有关的部门中。在

国际博物馆协会，法国人的存在与影响众所周知。

斯卢加（Sluga）指出，在194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秘书处的557个职位中，有514个由英国或法国国民

担任 [22]。换句话说，20世纪60年代是卢浮宫学院在

法国博物馆学领域的黄金时代，它主要以国家收藏

的传统历史知识和不同博物馆实务技术的教育为基

础，均与特定的职业传统有关 [23]。这种狭隘关注的

代价是博物馆学在学术教育和研究的总体框架中被

边缘化了。

20世纪70年代，国家博物馆联盟的行政组织逐

步完善，特别是成立了展览部。在“乔治·蓬皮杜

总统大力参与”的背景下，新博物馆的建设和其他

博物馆的重建仍在继续。不过，随着瓦莱里·吉斯

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总统在

1974年上任，该部的预算再次减少。在去中心化的

框架下，地方一级的文化管理日益受到重视，并于

1977 年成立了地区文化事务办公室[24-25]。

三、法国博物馆的转向（1968—1978年）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无疑是在巴黎博堡区创

建的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该中心于1969年决定建

立，1976年正式落成，由1973年从斯德哥尔摩现代

博物馆调来的蓬图斯·胡尔滕（Pontus Hulten）负

责管理。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和理

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将该中心定义为

①   作为巴黎国际博览会的一部分，发现宫于1937年5月开放。1986 年3月13日，科学工业城在维莱特公园开放。这两个机构于2009

年合并为法国寰宇科学。2016年恰逢二者成立30周年和80周年双庆，以此为契机举办了一场关于科学博物馆学的专题会议。参

见https://www.cite-sciences.fr/fr/ressources/conferences-en-ligne/saisons/la-museologie-scientifique-toute-une-histoire/。

②   乔治-亨利·里维埃的学生和朋友安德烈·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认为，真正的生态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机构中

被遗忘了，而他试图通过论文和会议来维持新博物馆学的理想类型。参见DESVALLÉES A. L’esprit et la lettre de l’écomusée[C]//

Écomusées en France: actes des premières rencontres nationales des écomusées, L’Isle d’Abeau, 13-14 Novembre 1986. Grenoble: 

Agence régionale d’ethnologie Rhône-Alpes, 1987; DE VARINE H. L’écomusée singulier et pluriel: Un témoignage sur cinquante ans 

de muséologie communitaire dans le monde[M]. Paris: L’Harmattan, 2019。

信息和娱乐中心，这为研究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

工具。其优先事项包括支持在世的法国艺术家，为

缩小与外国重要机构之间的差距而构建当代艺术遗

产，通过一系列来自剧院和艺术节的创新举措来解

决民主化问题。该中心的文化项目具有多学科性、

公众可及性以及赋予当代艺术优先性的特点，这影

响了法国甚至国外的博物馆理念。我们正身处“后

蓬皮杜时代”。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领

导下，1978年7月11日制定了一个与博物馆有关的五

年立法框架，旨在回应博物馆的价值提升、遗产保

护和管理优化、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营利性等要求。

1977年，政府还决定在奥赛火车站旧址建立一座19

世纪博物馆，并在维莱特区建立科学城①。这些新型

文化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法国政府赋予其一定

的自主权，这为它们在文化行政体系中确立特殊地

位奠定了基础。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十年与乔治 - 亨

利·里维埃在索邦大学授课的时间（1970—1982

年）存在重合。这一时期的特征是，1968年5月发生

的思想和制度变革催生了新的主张。一方面，博堡

中心的成立开创了多学科展览理念的新时代。与该

中心有关的文章和作品不仅确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而且引发了一场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思

想争论。另一方面，通过在法国地区性博物馆中推

广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模式，里维埃的博物馆学

成为新博物馆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博物馆的

发明、最初的成功和这些经验在国际上的反响，确

立了法国在新博物馆学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②。从严

格的知识层面来看，这一成功与三方面的知识贡献

有关：首先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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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物馆社会学，其次是福柯关于博物馆作为异托

邦的概念和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作品，最后是鲍

德里亚关于“博堡效应”的评论（1977年）。迄今

为止，这三项理论都在影响着世界各地博物馆学的

批判研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法国博物馆学的这

一时期亦可被称为“博堡时代”，因为当时的博物

馆学和哲学问题似乎与这一机构、围绕其开展的活

动和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应密切相关。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法国的哲学思考（即法国

理论）之于博物馆研究领域的影响非常重要。在批

判遗产研究运动中，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 m i t h）对所谓的“权威话语” [ 2 6 ]的激进批判与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 o u i s 

Althusser）在20世纪70年代对“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的批判十分相似。此外，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还根据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作品，

提出了 “展览复合体”的概念，并在布尔迪厄的社

会学框架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化社会学 [27]。雅克·德

里达的工作也启发了世界各地的档案学者和博物馆

研究员对其机构实践进行研究。

四、博物馆的社会主义议程： 

1981年的巨变时刻

1980—2000年间，法国博物馆的数量空前增

加，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不仅出现了新一代的

大型总统项目（奥赛博物馆、大卢浮宫、自然史博

物馆、科学城），而且还因文化部的投资而增加了

地区性项目。在1981年当选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

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与文化部长杰克·朗共同

开创了国家文化行动的新纪元，1982年3月10日的法

令重新界定了文化部的使命 [28]。国家当代艺术基金

会和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负责在全国不同地区购买

和收藏当代艺术品，从而使当代创作得到加强 [29]。

国家大力发展并扶持艺术中心，文化部还对公共文

化实践给予了特别关注，比如文化预算在1980年到

1986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另一项重要的政治决定是

国家服务的去中心化，这改变了地区行政单位与国

家之间的关系框架。1991年，文化部概述了其在

1981—1991年的十年间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其中有

四座国家级博物馆先后开放：1983年杜伊勒里花园

的橘园美术馆、1985年萨莱公馆旧址的毕加索博物

馆、1986年的奥赛博物馆、1989年的卢浮宫金字塔

及其新接待空间。十年间，国家共为超过258个场馆

建设提供了财政支持 [30]。与此同时，博物馆研究员

群体正朝着专业人员的均质化方向发展，这种变化

目前已经得到了认可。

卢浮宫博物馆大礼堂的开放和一项雄心勃勃

的科学和文化项目的制定，共同促使关于博物馆现

状与历史的博物馆学思考能够为更广泛的公众所了

解 [31]。时任法国博物馆局局长的雅克·萨鲁瓦在法

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创建了一个研究博

物馆历史的委员会，以推动对历史意识问题的新思

考。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以莫里斯·哈布

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记忆地形学概念为蓝

本，提出了“记忆之场” [32]的概念，这更新了新史

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扩展分析，诺拉

将其用于思考遗产。如今，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

再也不能声称存在纯粹的遗产化了。在普通知识分

子对记忆机构的批判分析中，法国的一些创新举措

是至关重要的。

1990—2000年间，法国的博物馆继续扩张，其

中由建筑师贝聿铭负责的大卢浮宫项目尤为关键。

法国博物馆局和地方政府也参与了各省的一些翻新

工程，比如里昂、里尔、斯特拉斯堡、尼姆的艺术

广场。然而，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秩序的回归：尽管

博堡的经验在多学科性和观众政策方面取得了成

果，但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机构最终还是在博物

馆实务方面采取了一些保守的选择。与此同时，国

家博物馆推行了激进的商业化政策，并开始在博物

馆商店销售商业产品，结果发现这极具挑战性。尽

管社会党的知识分子在任期内积极倡导“新遗产”

和“社会博物馆”，但传统博物馆学及其管理模式

仍在公共领域和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教育中占据主导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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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物馆学的新境况： 

法律、教学与研究

自2006年更名以来，国家遗产研究所旨在为进

入该所的未来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组织教学活动，但

教学内容仅涉及管理、法律和行政事务，并且采用

了非常实用的方式。新成立的国家遗产研究所的任

务是在新一代的研究员完成大学或卢浮宫学院的学

业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培训。卢浮宫学院的变化也是

有目共睹的。1994年的改革使其越来越像文化部的

一所专门学院。最重要的是，学院成为了一所独立

的公共机构，并有权授予与大学同等的博物馆学硕

士学位和艺术史博士学位。同时，博物馆学首次被

引入许多大学，毕业时可获得艺术史、信息与传播

科学、公众教育或文化管理等不同文凭。由于学生

人数不断增加，博物馆学教科书也得以首次出版[33]。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延续了之前的变革，但

2002年一项有关博物馆的新法律改变了自1945年以

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博物馆行政管理状况。该法律首先

设立了“法国博物馆”标签，以协调国家承认的博物

馆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它们的具体特征。不管其行政

监督如何，法国博物馆协会现在已经成为代表所有

不同类型博物馆的机构。其中，藏品因其不可让与

性①而以一种非常严格的方式被视为公共财产的一部

分，但初步的讨论反而计划采取北美博物馆典型的

“除藏”模式。针对此种争论，该法律遵循去中心

化的逻辑，组织将1910年前制作的所谓“寄存品”

移交给地方当局，这被视为重组的开始。最终对博

物馆格局的重组主要依据如下三个基本条件进行：

博物馆的地位，博物馆藏品清单的完整性，科学和

文化项目的明确性 [31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博

物馆格局的重组与以下方面有关。首先，要在明确

博物馆空间功能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建筑师的委托和

建筑项目的开展。其次，促进针对公众的博物馆活

动，这意味着专业人员不再仅是藏品研究员，而是

文化促进者；相应的，博物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保

存机构，而是一个文化行动者。再次，文化背景、

竞争和营销方式的演变、博物馆专业化的需要以及

从管理文化向项目文化转变的必要性都对此产生了

影响。

2002年的法律规定，申请“法国博物馆”称号

的博物馆应提交一份定位文件，以“说明博物馆的

科学和文化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设想的条

件和手段，特别是在藏品、人员、博物馆实务、教

育、传播和研究方面”②。这个“定位文件”不仅可

以像以前的审批程序那样验证藏品的价值和质量，

而且还可以验证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博物馆拟开展活

动的适配性。与此同时，国家能够开展与信息、培

训、专业、咨询和支持有关的长期活动，并使许多

博物馆管理者学习这种专业化的方法。

鉴于此，博物馆学的发展回应了日益增长的

专业需求。研究员被鼓励思考展出藏品的意义、

博物馆与其环境的关系，以反对爱德华·波米耶

（Edouard Pommier）“博物馆泛滥”的刻板论断所

引发的批评[35]③。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依靠博物馆的特

殊性来论证自身的创造性和吸引力。法国的大学正

式将博物馆学作为艺术史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与

硕士学位相关的研究主题通常侧重于博物馆的专题

研究，旨在呈现藏品的历史。在大学以及巴黎文献

学院（École de Chartes）的学术项目中撰写的学位

论文也是如此。同时，参观和研究实践成为博物馆

①   “不可让与性”是一个法律术语，指不可转让原则，在此指藏品不可转让，是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参见C O R N U  M , 

FROMAGEAU J, POULOT D. La loi musées[M].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21。

②  参见其中的文本http://mediatheque-numerique.inp.fr/Dossiers-de-formation/Creation-etrenovationdu-musee-du-projet-scientifique-

et-culturel-a-l-etude-de-programmation。

③   波米耶是博物馆名誉监察长，他引发了和多菲内博物馆等民族博物馆研究员的争论，后者抗议波米耶蔑视他们的藏品和办馆

理念。有关民族学博物馆和遗产的情况，参见 POULOT D. Intangible heritage in France. Between museographical renewal and 

“Project Territory”[J]. Ethnologies, 2016, 36(1-2): 17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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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关注点，甚至成为了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新

课题 [36]。一系列与博物馆有关的现象受到了社会科

学的新关注，例如地理学和旅游研究①。最后，对博

物馆、展览和主题公园运作机制的比较分析也成为

新的学术课题。此外，学科的制度划分引发的诸多

挑战同样影响了博物馆学。卢浮宫学院的教育体系

在2002年进行调整后，日益被同化为一所高等教育

机构，以适应被称为LMD（学士、硕士、博士）的

欧洲学术框架，这导致法国各地的博物馆学课程都

只在硕士层面进行教授。在这种影响下，博物馆学

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多学科性，这不仅是为了

应对博物馆和藏品类型的日益多样化，也是为了应

对这些机构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法国博物馆学的知识模式经

历了几个阶段的国际化。阿维尼翁大学的让·达瓦

隆（Jean Davallon）组建的博物馆学团队和蒙特利

尔魁北克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国际博士项

目。相关文章几乎全部发表在《文化和博物馆》期

刊上。尽管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但阿维尼翁团

队远离了最大的大学和专业教育机构，因此未能在

一个专家小圈子之外获得认可。《公众和博物馆》

和《OCIM通讯》的出现使得博物馆学研究进入了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视野。相较于学术和文化中心化

的标准，法国博物馆学期刊的地理分布在某种程度

上印证了博物馆学在学术界的边缘性质。在这一时

期，法国博物馆学呈现出“卢浮宫效应”的特征，

凭借一些新锐研究员和新进入学术界的博物馆学家

的专业知识，“卢浮宫效应”变为一种权威范式。

尽管如此，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开放为博物馆

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这尤其体现在其研究部门

在杰出的人类学家安妮-克里斯蒂娜·泰勒（Anne-

Christine Taylor）的指导下做出的选择。高等教育和

研究部以及文化部的双重指导对凯布朗利博物馆来

说无疑是一个优势，其重要性堪比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和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昔日的合作。特别

是，凯布朗利博物馆的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均紧扣

人类学和博物馆学交叉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兼具

现实性和丰富性。这种情况一方面根植于民俗研究

的漫长思想史，另一方面也源于特殊的行政管理框

架，即“民族学遗产的使命”。此外，文化部还和

魁北克发展出的不同博物馆学方法进行了生动的对

话，以寻找有关非物质遗产编目的专门知识，这证

明了法语博物馆学环境的丰富性。

六、结语：法国博物馆学的两个悖论

至此，我们必须提出疑问：今天的法国是否还

存在博物馆学这门学科？或者说，曾经有过的博物

馆学学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交叉学科？自1937年

乔治-亨利·里维埃创办国家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

以来，法国博物馆学就享有盛名，并随着生态博物

馆或新博物馆学的诞生而继续闻名。另一方面，博

堡中心的开放对艺术博物馆学来说是一个关键转折

点。在1970—1980年的十年间，博堡举办了一系列

包括绘画、雕塑、文学、建筑、音乐、舞蹈在内的

多种艺术形式的前沿展览。在卢浮宫，博物馆研究

员雷吉斯·米歇尔（Regis Michel）在二十年间组织

了多场以德里达、福柯或拉康的著作为主题的挑衅

性展览，旨在提出一种全新的看待艺术品的方式②。

与此同时，所谓的“法国理论”也进入英语世

界的博物馆学视野，并凭借大学之中的学术化而在过

去几十年里对全球博物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

安德烈·马尔罗的《无墙博物馆/想象的博物馆》③[37]

在美学领域极具影响力，卢浮宫研究员日尔曼·巴赞

①  有关法国社会科学在遗产和博物馆方面活动的最新调查，参见Patrimoines. Enjeux contemporains de la recherche. Culture et 

Recherche 133, 2016. https://www.culture.gouv.fr/Media/Thematiques/Enseignement-superieuret-recherche/Culture-et-recherche/

Files/Culture-et-Recherche-133-ete-2016Patrimoines. -Enjeux-contemporains-de-la-recherche。

②   雷吉斯·米歇尔策划的展览包括2000年在卢浮宫博物馆举办的“占有与毁灭：西方艺术中的性策略”，2001年在卢浮宫博物馆

举办的 “作为犯罪的绘画，或现代性中‘被诅咒的部分’”。

③   马尔罗认为，想象的博物馆是“除了博物馆之外，复制品和相册带给我们的所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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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卢浮宫学院讲义 [14]在20世纪60年代经常被引用，

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则迅速取代了他

们。皮埃尔·布尔迪厄[38]、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和鲍德里亚都直接或间

接地被视为该领域的重要人物。例如，福柯创造了

“异托邦”一词，这是全球博物馆学文献中被使用

和讨论最多的概念之一[6]。以法语为载体的博物馆学

在法国、加拿大魁北克、瑞士和比利时的国际传播

成为博物馆实务和博物馆学共同革新的遗产。一代

人之后，在法国的博物馆和展览中，乃至在博物馆

学领域，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批判性建议。

另一个悖论存在于口头教学、交流和书面博物

馆学之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学术界涌现出一大

批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博物馆学现已成为一个分

支学科。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受

益于机构支持，尤其是没有受益于文化部官方机构

的支持，而这些机构在法国博物馆领域有着强大的

影响力。这种情况的一个有力证明是，文化部在其

官方期刊《文化和研究》上关于文化领域研究的最

新综述中没有提及博物馆学①。事实上，在卢浮宫

学院和大多数专业培训中，教学都没有任何书面成

果。例如，米歇尔·科拉代尔（Michel Colardelle）

在卢浮宫学院举办的关于展览、陈列和社会博物馆

学的讲座非常有影响力，但和里维埃的讲座一样，

从未作为出版物出版过。与此相反，法国在国际博

协内部参与的集体博物馆学研究，尤其是国际博物

馆学委员会的大量出版物，无论多么重要，在法国

国内都很少引起反响，几乎没有影响到博物馆专业

人员。同样，法国博物馆学在“批判博物馆学”革

新倡议中以及在新成立的“批判遗产研究协会”中

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一组织恰好证明了一

个国际研究领域的成熟②。在某些方面，法国的博物

馆研究员和博物馆学的关系一直像法国社会学家雷

蒙德·穆林（Raymonde Moulin）所描述的20世纪60

年代的艺术品商人与艺术市场的关系那样：他们了

解博物馆，就像农民了解自己的土地 [39]——他们认

为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只对社会科学家有用。

①  参见Patrimoines. Enjeux contemporains de la recherche. Culture et Recherche 133, 2016. https://www.culture.gouv.fr/Media/

Thematiques/Enseignement-superieuret-recherche/Culture-et-recherche/Files/Culture-et-Recherche-133-ete-2016Patrimoines.-Enjeux-

contemporains-de-la-recherche。

②   存在一个法语批判遗产研究网络，根据其网站介绍，它“旨在促进和传播关于遗产和遗产化的法语研究，为批判遗产研究协会

内部的不同认识论方法创造存在空间，并将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https://www.criticalheritagestudies. org/

francophone-network-rseau-francophone）。但是，法国的博物馆学大学课程在该网站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清楚地证明了法国

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在国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参见http://www.criticalheritagestudies.org/post-graduate-courses。我们也可以将其与

十年前阿拉尔（Allard）与勒菲弗（Lefebvre）在法语著作《全球博物馆学与博物馆教育培养研究》中对博物馆学人才培养的论

述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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